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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探索

“死不了，但让人一辈

子不舒服”

看最近半年的国内新闻，布鲁
氏菌的身影无处不在：2011 年 5
月，东北农业大学 28 名师生在解
剖实验中被感染确诊为布鲁氏病。
6 月，宁波市镇海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在对该区两家奶牛养殖场和
一家屠宰场工作人员进行抽血采
样时，发现两名屠宰场工作人员感
染布鲁氏病。11 月初，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察布市被通报超过百名防
疫员疑因工作感染布鲁氏病。

不过，所有报道中都没有出现
死 亡 案 例 ，这 种 病 菌 也 没 有 像
SARS 和甲流那样大规模扩散。

飞鹤乳业声明牧场的全部奶
牛健康状况良好，而一位声称自己
感染布鲁氏菌的牧场工人说，因为
体内的布鲁氏菌作祟，自己正值壮
年，体力却大不如前，走几百米路
就腰酸背痛，连入冬取暖的煤都搬
不动。

民间通俗地把这种病症形象
叫做“懒汉病”，严重者整日感
到困倦乏力，最后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

布鲁氏菌对人身体的改变可
能是不可逆的。东北农大的患病学
生在三个疗程后痊愈出院，但依然
会感到身体不适，比如在阴雨天或
吹空调时，关节会疼痛。就在住院
期间，他们亲眼看到有些人患病后
十多年了还在做巩固治疗。

“死不了，但是让你一辈子不
舒服。”50 多年前就关注布鲁氏菌
的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崔治中遗憾
地说，关节炎、关节肿痛、不育以及
始终有感染的炎症往往陪伴着慢
性布鲁氏病患者终生。

与众不同的“感冒”

杂乱的实验室，4 只未经检疫
的羊活体，不规范的实验操作，
2010 年 12 月 19 日的那场羊活体
解剖学实验，让东北农业大学的受
感染学生后悔不迭。

实际上，布鲁氏病初期症状并
不特别，就是感冒发烧，被感染的
学生统统当成普通感冒来治，然而

这个“感冒”不同以往，
挥之不去。多数布鲁氏
病患者前期都会经历误
诊，哪怕出现了明显的
关节疼痛，也很少有人
想到布鲁氏病。

1 8 8 7 年，英国随
军医生大卫·布鲁氏在
剖检死于不明发热的
士兵脾脏时，意外发现
一种微小细菌，遂将之
命 名 为“ 马 尔 他 微 球
菌”。之后，布鲁氏菌就
在全球被发现。每年，
全世界 1 6 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向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布鲁氏病发病
例数约 5 0 万例。不少
人在看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时，才意外发现布
鲁氏病居然与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艾滋病、
病 毒 性 肝 炎 、甲 型
H1N 1 流感等疾病同
属国家的乙类传染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的分类，布鲁氏菌
属有六个种 20 个生物
型，其中引起人类疾病
的有羊、牛、猪和狗布鲁
菌，病原菌主要由患病
牲畜传染给人，人吃了
被感染的奶制品、通过
人体表面的伤口感染，
或通过眼结膜、鼻腔黏
膜、口腔等途径感染，但
它极少在人与人之间传
播。

发烧，关节痛，出
汗，这是布鲁氏病比较
典型的症状。布鲁氏菌
可以侵犯中枢神经系
统、生殖系统或骨骼系

统。发烧后一个月左右属于急性
期，这时治疗如果及时得当，大多
数病例短期内临床症状就会消失，
否则转为慢性型后，病程长、反复
发作或出现并发症如关节炎、劳动
力下降，最为严重的是丧失劳动能
力、流产或不孕。

这意味着，布鲁氏病总是在悄
无声息中让患者遭受无可挽回的
损失。在过去，兽医和牧民一直在
为这类伤心故事增添素材。

有牛羊群的地方就可

能有布鲁氏病

布鲁氏病的泛滥与畜牧业息
息相关。一头奶牛如果感染布鲁氏
菌，不及时清洁和防疫，病菌很快
会在群体里暴发，进而增加人被感
染的几率。

根据卫生部数据，1996 年-
2005 年，中国布鲁氏病发病率从
0 . 09/10 万上升到 1 . 50/10 万。
2006 年，全国共报告发病 19013
例。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
吴清民表示，我国每年有近 3 万人
感染布鲁氏病。吴专业从事布鲁氏
菌致病机制和防控技术研究，他指
出目前布鲁氏病主要出现在畜牧
业较为发达的内蒙古、东北、西北
等牧区。

崔治中说，布鲁氏病过去还集
中在牧区，现在有许多散养情况，
以致于只要有牛羊群的地方，就可
能存在布鲁氏病。崔认为，饲养员
感染布鲁氏菌的风险最大，其次是
接触到病牛羊的人群。而对于普通
人，尤其是城里人来说，接触动物
的机会不多，那么喝未经灭菌的生
奶或奶制品，就成了普通人感染的
主要途径。

但是布鲁氏菌对高温比较敏
感，在 66℃ 下，只需要 1 . 8-2 . 5
秒的时间就可以让布鲁氏杆菌的
数量降至先前的 1/10 ，而 72℃
持续 15 秒钟的巴氏消毒则足以有
效杀灭牛奶中所有的布鲁氏菌。

果壳网化名“少个螺丝”的乳
业专业博士也认为，要消灭牛奶中
的布鲁氏菌并不难，即便患有布鲁
氏病的牛产下的牛奶，经过巴氏杀
菌后也是安全的。至于那些坚持喝
生鲜奶的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冰与火

就像变戏法一样，中科院科学
家栾锡武在北极附近的多国联合
科考船上，点燃了一块“冰”。

点燃一块“冰”，无疑比点燃一
块木柴费力得多，但点燃后的“冰
块”，让栾锡武的眼睛“闪闪发亮”：
它就像吃火锅用的酒精灯一样，扑
扑地燃烧不停，产生五颜六色、炫
目的火苗。

这种现象在 1810 年英国科学
家的实验室里就已经出现过了：冰
块中被打开的水分子释放出甲烷
分子，燃烧后产生了光和热。

这样“冰与火”的舞蹈，让 46
岁的栾锡武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谈起这件
几年前的旧事，仍兴奋
不已。人们已经不再叫
它可燃冰，它是一种清
洁 高 效 能 源 ，并 且是

“ 21 世纪最具商业开发
前景的战略资源”。

从实验室的“花瓶”
到战略资源，可燃冰大
约用了 200 年时间，才
证明了自己对人类社会
的价值。

而大多数时间，可
燃冰更像一个孩子，不
断制造麻烦，引起人类
关注。

上个世纪 30 年代
到 60 年代，世界范围的
石油勘探和开发进入了
高速发展时期，可燃冰
在输油管道、输气管道
中自然形成，堵死了油
井。

作为同类物质，可
燃冰想证明，它比石油
形成得更快，发出的能
量是天然气的 164 倍，
而且可以“就地生根发芽”，但人们
却把它当成了一种灾害。

废气税与百慕大陷阱

关于可燃冰的“花边新闻”出
现在新西兰，更确切地说，是它的

“同胞兄弟”的花边新闻。2009 年，
新西兰政府曾宣布，打算征收牧场
动物的废气税，也就是说，牛羊放
屁要纳税，理由是，牛羊放的屁中
的甲烷损坏臭氧层，加速地球升
温。

而可燃冰的主要成分也是甲
烷，它产生的升温效应，是二氧化
碳的 10 — 20 倍。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科研
人员更有惊人的发现，可燃冰受到
干扰时会分解，海底的甲烷气体以
气泡形式上浮到水面，气泡在水面
破裂时还会有高速水流进入凹槽，
当气泡足够大并产生漩涡时，足以
将船只吞没。

位于英国阿伯丁和欧洲大陆
中间的一个叫做“女巫洞”的海域，
就有大量的可燃冰释放的甲烷气
体升腾喷发，人们在那里的海底找
到了一条沉船的残骸。更加著名的
就是百慕大三角区，多年来，进入
这个边长约 2000 公里的巨大三角
形海区的轮船和飞机有过神秘失
踪的案例。

目前最被看好的解释是，几百
万年的地球进化史，使百慕大三角
区的海床积有大量动植物尸体和
沉船遗物等有机物质，形成大面积
包裹甲烷气体的“冰”，当船只和飞
机经过时，巨大的气泡足以让飞机
和船只“死无葬身之地”。

“能量块”

假如人类社会没有能源危机，
也许可燃冰再无翻身之日了。

上个世纪 60 年代，一群勘探
油气的美国科学家通过地震剖面
给海底做“CT ”时，意外发现了海
底地层当中的若干条阴影，这就是
大量自然存在的可燃冰。再往后，
可燃冰交上了好运，加拿大、美国、
俄罗斯先后用实验证明了可燃冰
开采的可行性以及经济开发前景。

科学家说，发现的可燃冰现有
储量，是天然气、石油储量的两倍，
足以在未来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枯
竭的时期，维持人类文明发光发热
上千年。

而更加形象的比喻是，可燃冰
就像《变形金刚》中机器人争夺的

“能量块”，占用体积小，产生的威
力却不可估量。

一个生活化的比喻是：一辆天
然气出租车一次能“喝”25 个立方
的天然气，跑 200 多公里；如果灌
入 1 立方米的可燃冰，能跑 1312
公里。

“你把出租车换成潜艇、航母，
再想想，那会怎样？”栾锡武反问。

2009 年，中国的可燃冰科考
船上路了。在南中国海，科学家发
现了可燃冰物质的存在，他们把存
在甲烷的礁石称作“甲烷九龙礁”。

今年的 11 月 19 日，从中国海
洋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学术研讨
会上传来消息，我国南海圈定了
25 个可燃冰成矿区块，控制资源
量达到 41 亿吨油当量。

栾锡武告诉记者，甲烷水合物
有几种状态，有脉状的，像大理石
的花纹；块状的，像冰块；还有颗粒
状的，白色的小点点，基本看不出
来，而这种小点点的水合物就是南
海产出的。

“现在争议还很大，适不适合
开采还很难说。”栾锡武说，南海礁
石上存在的甲烷很少，比较分散，
不易收集，甚至看不见，只能检测
得到。

更迫切的问题是，可燃冰作为
矿产，存在于海底 500 米以下的地
层中，而中国目前海上钻井平台只
能在 500 米以上的海底地层活动。

假如可燃冰中的甲烷释放不
当或者泄漏，不但会引起海啸地
震、气候变暖，也会让所在的海域
变成下一个“百慕大”。

中国的科学家现在更加关心
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在今天的南
海，可燃冰的勘探和采集不只是一
个科学问题。

作为未来一种战略资源，栾锡
武说，可燃冰的大规模开发，可能
要等到 2020 年以后。

2020 年，世界又将会怎样？

布鲁氏菌
在生鲜奶中潜伏
本报记者 龚海 王倩

威海市民主巷附近的老住户
是幸福的，天刚亮，他们就能在早
市上买到郊区奶农贩来的鲜奶，在
炉子上一煮，满屋的奶香味儿。

这总能让人回忆起十几年前，
奶农一大清早推着车挨家挨户叫
卖的场景，不过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人产生了不好的联想。有消息
称，飞鹤乳业甘南欧美养殖有限公
司的数十名员工感染了布鲁氏菌。

《吃的真相》作者、食品工程博
士云无心在微博上依旧理性：“这
种细菌可以被巴氏灭菌所杀。只要
不是喝‘原生态鲜奶’，不用担心。”

但现实生活中，不止那些热衷
买生鲜奶的人，不少民众也都对布
鲁氏菌浑然不知，更遑论它那在平
静下隐藏的杀机。

谁能激活
南海的“能量块”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二百多年来，可燃
冰一直是实验室里的

“花瓶”、输油管道的麻
烦制造者，甚至是百慕
大“陷阱”的元凶之一。

即使前几年，它的
“同胞兄弟”——— 牛羊放
的屁在新西兰还闹出了

“被征税”的花边新闻，
如今，它却被誉为“ 21
世纪最具商业开发前景
的战略资源”。

11月19日，中国科
学家宣布，南海发现 41
亿吨油当量的可燃冰。

中国，能否从南海
“捞”出这块令人垂涎的
“能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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